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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溫家寶要求特首梁振英好好處理的就業、物價、住房、貧困、環境、老齡化等六項民生問題
，的確是今日香港所面對的嚴重問題，如同向上任仍不足半年的梁振英面授機宜，如何提高民望、支
持度。

劉江華入閣旋轉門待建

12月21日，奧巴馬總統正式
提名民主黨籍參議員、參議院外
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約翰．克里為
新國務卿人選，接替即將卸任的
希拉里。這一提名並非出乎意料
，實際上，奧巴馬最初提名美國
現任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為

國務卿，在遭到國會中共和黨人堅決反對後，一種
廣泛的猜測就是提名克里，克里在參議院的個人朋
友共和黨人麥凱恩甚至已經戲稱他為 「國務卿先生
」，所以奧巴馬的提名可以說既在意料之中，也沒
有出乎情理之外。

任卿夠格 手腕嫻熟
就克里的資歷來說，當國務卿是完全合適的。

他現年69歲，曾是耶魯大學的優秀學生，畢業後於
1968 年、1969 年兩度赴越南參戰，成為一名快艇軍
官。他曾不顧生命危險解救戰友，多次被授予勳章
。2004 年他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時，當
時他的戰友（其中有的就是曾經得到過他救助的人
）還給他站台，講述他的英雄事跡。但其實，就他
本人的政治態度來說，他是反戰的。但克里表示，
立場歸立場，服兵役是公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他
1984 年進入政壇，當選為麻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已
經是第五次連任參議員了。他在民主黨內聲望甚
高，2004年曾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與小布什角逐。

就克里的經驗來說，當國務卿也是完全夠格的
。他出生於外交世家，從小耳濡目染，受到影響。
他長期供職於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最近四年任
主席，經常出訪世界各國，與各國領導人有廣泛的
交往。奧巴馬提名他時說，很少有人像克里那樣認
識這麼多的總統和總理，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掌握得
如此之好。連共和黨參議員格拉厄姆也說，他認識
世界上多數領導人，所以當他去訪問一個外國時，
他是人們熟識的人。這些話也不是虛誇之詞。奧巴

馬當政以來，克里就一再出訪去解決棘手的外交難題。他多次出訪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009 年，他訪問阿富汗，鼓勵卡爾扎伊進行
選舉。2011 年，他訪問巴基斯坦，勸說巴釋放被懷疑犯下殺人罪
的一名 CIA 情報人員，並獲得成功，緩解了兩國關係。2010 年，
他在參議院努力推動批准美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在穆爾西擔任
埃及新總統前，他是會晤穆爾西的第一位美國高官。

克里與奧巴馬關係良好。歷史跟他們兩人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2004 年，當克里競選總統時，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一位年
輕的非洲裔參議員的發言引起了人們注意，此人就是奧巴馬。奧巴
馬以他的精彩演講登上了民主黨的全國舞台。四年後，奧巴馬自己
贏得了大選。克里在參議院供職多年，他與共和黨同事同樣有良好
的關係。他們說起他來都是交口稱讚，認為在國會聽證會上不會有
任何障礙。

對華政策 難寄厚望
克里對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也是了解的。他多次訪問中國

，與中國幾代領導人都有過接觸。他在參議院的投票記錄表明，對
於促進兩國關係的法案他基本贊成。比如，2000 年他投票贊成對
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立法。2001年4月小布什總統在
上任百日接見記者時曾說了大陸如果進攻台灣他將 「盡其所能協防
台灣」的話，克里批評這種說法，認為它放棄了長期以來美國在這
一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當然，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訂者是總統，總統是老闆，內閣
成員都是為總統服務的。如果總統與內閣成員意見分歧，這位閣員
只好走人，以前有這樣的例子，如黑格國務卿與里根總統的關係就
是如此。所以克里當了國務卿，他還是會執行總統的外交政策，包
括戰略重心東移。我們不能對他過分期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包括
對華政策會有多大的變化。但克里性格比較溫和，做事更加務實，
更注意與對方的溝通。他的這種風格還是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包括
對華政策產生一定影響的，總體上說，他會給奧巴馬的外交加分。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解決六大民生任務艱鉅
□曾淵滄

維護中央權力 保障高度自治

特首梁振英上京述職，
總理溫家寶要求他好好地處
理六項民生問題，這包括就
業、物價、住房、貧困、環
境、老齡化。

溫總理的任期將屆滿，
但他依然很關心香港，也很
了解香港。他所提出的六項

民生問題的確是今日香港所面對的嚴重問題。
他向上任仍不足半年的梁振英提出這六項民生
問題就好像是在面授機宜，在教導梁振英如何
提高民望、支持度。

不過，這六項民生問題的確很棘手，而且
有相互關係，並且與經濟發展脫不了關係。西
方國家以舉債、印鈔票來解決民生問題，提供
大量福利，結果債台高築，競爭力日降，這是
香港永遠不該學習的。

西方福利主義不可取
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中國經濟發展一日

千里，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也見證了香港經濟增長放緩，生產總值竟
然被新加坡超越。不但如此，新加坡在民生問
題上也比香港好，以上述六項民生問題來看，
新加坡的就業問題幾乎完全不存在，失業率超
低，更要輸入數量龐大的外勞。新加坡幾乎每
個家庭都是房屋的業主，平均居住面積比香港
人大許多，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最小也有1000
平方呎。全國85%的人口就居住在這類房屋裡
，基層與中層同住一層樓，拉近社會差距，經
濟好，人人有自己的房屋。新加坡人的工資也
較外勞高許多（當地最窮的人就是外勞），有
助於解決貧困問題。新加坡處理老齡化的問題

起步早，50多年前已開始推行中央公積金制度
，即香港的強積金制度，而且勞資雙方所供的
比率是香港的數倍之高，香港勞資雙方各供
5%，加起來僅10%的強制儲蓄，當然不足以養
老。新加坡勞方供 20%，資方供 16%，加起來
36%的強制儲蓄，而且中央公積金可以自由的
投資、買樓、買金、買股票……悉隨尊便，政
府當信託人，不收分文的管理費，每一名退休
的人都儲蓄了一大筆公積金。

另外，新加坡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過
去30年，新加坡幾乎沒有遊行示威也沒人罷工
。不久前，一群中國籍的巴士司機在新加坡罷
工一天，結果有人被遣送回中國，有人入獄，
這是新加坡強勢政府的表現，這在香港是不可
思議的，香港早已被稱為遊行之都，天天有人
遊行示威。

強勢政府需民意支持
我們要面對事實，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的崛起令西方國家不安，西方國家會努力
地利用香港來反中國，拖中國後腿。香港本身
也有一群反中共的力量，而且這股力量非常強
大，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的成績是最佳的參考
數據，當然中國的進步會逐漸改變部分香港人
的觀點，今年立法會選舉，反對派的總得票率
已大幅下降，強勢政府一定得先取得民意的支
持，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去年的國會選
舉中總得票率為60%，因此，香港建制派的政
治工作者仍需努力。

暫時而言，香港失業率不高，因此就業問
題不大，比較大的問題是不少人高不成低不就
，特別是年輕人。今日的香港家庭子女少，因
此年輕人沒有找工作養家的壓力，往往因高不
成低不就而失業，加上學歷膨脹，大學畢業生
滿街走，藍領工作無人願意做，變成工作找人
，人找工作。

物價問題比較難處理，許多人說港元與美

元掛鈎是通脹的主因，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
人民幣沒與美元掛鈎，中國內地一樣有通脹，
新加坡元也沒與美元掛鈎，新加坡的通脹比香
港嚴重。

住房問題也是不容易處理的事，香港面對
最嚴重的住房問題是土地供應、土地規劃的問
題，任何改變目前土地規劃用途的建議都遭到
強烈的反對聲音，如果特區政府一聽到反對聲
音就收回建議，不敢推行，所以香港住房問題
是永遠不能解決，或者只好等經濟不景氣，人
們自己放棄買房子的需求。

解決老齡化迫在眉睫
貧困問題要解決不難，香港特區政府手上

多的是錢。但是，胡亂派錢的結果是坐吃山空
，儲備遲早花光，今日西方國家的困境是最好
的反面教材，人的願望是無窮無盡的，社會上
永遠有一批相對貧窮的人，因此，處理貧困問
題一定得懂得平衡。

環境問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關心，但是，
環保不是免費的，環保的成本高昂，誰該付這
筆錢？用者自付？為環保而年年加電費則人人
反對，收垃圾袋費也一樣會有很多人反對，垃
圾袋收費一事談了許多年，總是議而不決，為
什麼？因為不知道反對的聲音會有多強？

老齡化的問題最嚴重，已迫在眉睫，但是
，這也是香港民間爭議得最劇烈的問題，全民
退休保障計劃在西方國家推行多年，現在已全
證明是無底洞，負擔越來越重，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也帶着很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香港的資
本主義思想格格不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基本
上是另一種稅制，是收入再分配的稅制。

我感覺到溫總理口中的六大民生問題，不
但針對香港，今日內地也同樣面對一模一樣的
問題，或者說，全世界的政府也同樣的面對這
些問題，這是所有從政者都得處理、面對的。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劉江華獲委任為副局長，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
事件，卻惹來反對派的批評。有的指責他 「落選」
又能 「升官」，不合民意；有的甚至動用政治道德
，以曾經 「叛黨」為由，攻擊他誠信有問題。冷嘲
熱諷的評論更不在少數。

如果那些批評者仍然認為，政府應當用人唯才
，而不是 「唯立場」，那麼劉江華為何不能 「入閣
」？那些極力反對劉江華的人，實際上是在以一種
極端的排它心態，去否定一個健康的 「旋轉門」機
制。假設反對派有朝一日「執政」（並非沒有可能），
他們如果堅持這種心態，將遇到無人可用的狀況。

選舉落敗＝不准入閣？
回答劉江華是否 「適合」做副局長，其實是一

個 「偽命題」。原因在於，劉江華個人能力有目共
睹，其 「入閣」與否，非由議會決定；而他要負責
的對象是行政長官與香港市民，與反對派沒有直接
關係。因此，反對派及其支持者所作出的所有批評
，更多的是從政治立場出發的妒嫉。而這種心態，
實際上是與所奉為圭臬的西方民主制度相去甚遠。

反對劉江華的理由，說來說去無非只有兩個。
一是他在選舉中落敗，二是他曾經 「叛黨」。這些
理由似是而非，毫無民主氣度與理論素養。在香港
市民所熟悉的西方民主制度國家，除非是行議會制
度（只有議員才能擔任政府主要閣員），否則，在
選舉中落敗的人士加入政府任職，是再正常不過的
現象。

一如見諸於專欄中的例子，一九九零年彭定康
失去巴斯選區的下選院席位，無法在政府中擔任要
職，於是晉身為殖民地港督。兩年前，加拿大聯邦
保守黨哈珀，任命在大選中落敗的巴雷賓為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大使；與此同時，他還委任了三名在大
選中落敗的眾議院議員：史密斯（Larry Smith）
、曼寧（Fabian Manning）、文娜（Josee Verner
）為參議院成員。這種例子見怪不怪，早成西方慣
例，說它是 「籌庸」也好， 「任命」也好，總之，
在所謂的民主制度國家，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若要數香港市民熟悉的例子，可算是四年前在美國
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中落敗的希拉里克林頓，她最
後被委任為美國務卿，並獲參眾兩院通過。

以上例子說明什麼？至少說明一點，在選舉中
落敗，不能等同不能 「入閣」。當然，反對派總會
說，特區政府是 「不民主」產生的，一切決定都缺
乏民意基礎。但劉江華雖然落敗，卻擁有近二十萬

人支持，人數是大部分反對派議員的數倍，這還能
說是 「沒有民意基礎」？在整個特區政府官員中，
還有誰比他更有民意基礎？反對派不是常堅持要有
政黨制度，以前議員的身份加入政府，又有何不妥？

曾經退黨＝道德問題？
攻擊劉江華的人，總會拿他二十年前退出 「港

同盟」的例子來說事，有的甚至用上 「三姓家奴」
這類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但如果熟悉情況就能看到
，所謂的 「叛黨」，根本是攻擊用語。劉江華於一
九九一年退黨，其後成立 「公民力量」，到一九九
八年加入民建聯。一個相隔七年的政黨身份轉變，
又怎能稱得上 「叛變」？而這種轉換 「黨籍」的做
法，西方議會更是屢見不鮮，卻難見有香港反對派
之類的極端批評。

例如，二零零七年六月，英國工黨首相白高敦
就任首相前一日，最大在野黨保守黨前影子內閣成
員昆廷．戴維斯宣布轉投工黨陣營；零九年四月，
共和黨資深參議員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宣布
退黨加入民主黨陣營。同年十二月眾議院民主黨議
員格里費茲（Parker Griffith）以不贊成民主黨的醫
療改革方案為由，宣布轉投共和黨陣營。

這種退黨、入黨的做法，在西方議會並非少見

，而公眾對此也早習以為常。劉江華早年因政見不
合，退出當時的 「民主派」，自立門戶，其後才加
入民建聯。說到根本，這是對香港前途、政治議題
的看法的不同，而不應成為所謂的 「叛黨」式的
「道德問題」。

呼喚健康 「旋轉門」 制度
劉江華 「入閣」遭遇反對，事件本身說明，香

港的反對派政黨仍然缺乏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思維
，仍然停留在 「唯立場論」的低水平。實際上，在
當前的兩派惡鬥政治生態下，香港不僅需要像劉江
華這樣的人才加入政府，更需要建立一個健康的
「旋轉門」制度，以讓更多有才、有民意基礎之士

加入執政團隊，消除不必要的政治偏見，注入更多
基層民意，為政府增添更務實聲音。

自零五年設立問責制以來， 「旋轉門」概念漸
為公眾熟悉，三屆政府的 「組閣」也在某種程度上
推動了這種制度的形成。然而，公務員成為問責官
員後，無法回到公務員隊伍；智庫成員加入政府後
，又無法回到智庫，或者說無法像往常一樣工作；
而前議員加入政府，又遇到種種攻擊，身負落選的
「原罪」。這些問題顯然滯礙了人才加入政府、服

務社會的良性循環。
美國是旋轉門運作最佳的國家，他之所以成功

，原因有多種。但它容忍 「叛黨投敵」者的存在，
兩黨之間才會做到雖然分庭抗禮，卻不誓不兩立；
而公民社會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加入政府的人士，營
造了 「唯才是用」的氛圍。這些成功的例子，完全
可供香港借鑒。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維護中央
權力是指維護
中央對香港行
使主權的權力

，是指已體現於憲法和《基本法》中的中央法定權
力必須堅定地維護，而這是香港實現高度自治的根
本保障。

張曉明來港履新前發表的《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一文，指出中共十八大報告總結了香港回歸
十五年來的新經驗，深入闡述了 「一國兩制」方針
的科學內涵。他在闡明和演繹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關
於 「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
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
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
來」的重大論題時，準確地論證了 「一國」與 「兩
制」的關係，指出中共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指出中央的權力並不限於通常所強調的外交權、防
務權；指出落實十八大報告關於 「嚴格依照基本法
辦事」的總要求，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
機制，是 「一國兩制」社會實踐的客觀要求，反映
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文章令社會各階層更全面
、更深刻地領會中共十八大報告對香港問題的新思
想、新論述的精神，引起本港政界、法律界、學術
界和所有香港傳媒的普遍重視，但反對派亦有人著
文另唱反調，這是港人見慣的社會現象，不足為怪。

中央對港擁十項權力
郝鐵川教授在中央任命張曉明擔任中聯辦主任

的當天，在《明報》發表了《〈基本法〉規定了中
央政府對港有十項權力》一文，以主要篇幅引用了

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陳文敏、李雪菁、陸文慧
等學者合編的新版《香港法概論》關於法定的中央
十項權力闡述的原文。概言之，郝鐵川、陳弘毅等
諸位學者都一致認定：按基本法規定，中央對香港
擁有修改《基本法》、國防和外交事務、任命行政
長官和主要官員、解釋《基本法》、違憲審查權、
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緊急狀態、審查原有法律
、國家行為與司法管轄、禁止叛國等行為的立法等
十個方面的權力。郝鐵川作為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
長以學者身份，大篇幅引用香港學者著作原文來論
述和肯定中央在香港行使的權力，與張曉明主任所
發表的文章一樣，是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充分認識中
央對香港行使法定權力，全面體現中國對香港行使
主權，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所必須的，是香港實現高度自治、提高
自身競爭力生存發展力的根本保障。 「文章合為時
而著」，張、郝兩位從政的法律學者所寫的這兩篇
文章或是直抒胸臆的嚴謹論述，或是委婉陳理的好
言指引，是情深義重地希望香港社會充分理解維護
中央權力對香港以至整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筆者認為，要全面及深刻認識中央對香港所行
使的權力，最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各界、香港各種政
治勢力都必須承認及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
個國家，一部憲法，不承認及尊重憲法，就無香港
特別行政區可言，就一切都談不上。

筆者還認為，除了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
及其三個附件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外，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關於設立香港特區、關於香港政制發
展、關於《基本法》有關條文解釋等各項決定都屬
於香港特區憲制性法律，與《基本法》具有同等法
律地位。所以根據憲法、《基本法》和人大及其常
委會通過的其他憲制性法律文件，中央對香港的權

力還有設置香港特區權、香港特區政制發展決定權
、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決定權以及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產生辦法決定權，等等，而不只教授
們所述的 「十大權力」。

須承認尊重國家憲法
筆者還須強調的是：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

的是國家主權。這種權力在國際上是獨立權力，在
國內是最高權力。所以包括在居港權在內的人大釋
法等香港問題上，不要動不動就跑到聯合國、跑到
外國議會政要那裡去搬弄，不要動不動就炮轟中央
、侮辱國家領導人。《基本法》是授權法，是中央
授權香港特區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之法。《基
本法》第二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
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在一國之內，國家主
權是不受限制的（回歸前李柱銘曾提出過 「國家主
權有限論」，筆者曾著文批判過），所以中央對香
港特區的其他授權的權力也會因應形勢及香港特區
的需要而行使，不受限制。反對派及其學者至今強
調中央除國防、外交外，對香港再無其他權力，並
企圖集非為是，為全社會接受，從而限制中央對香
港依法行使主權，是 「港獨」的危險傾向，極為有
害。

維護中央對香港行使法定權力，堅持 「一國」
原則，關係香港的切身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
。香港市民從外傭居港權， 「雙非」居港權，以及
人大釋法止爭維穩，香港人在國外旅遊營商權益
受到中央保護等等系列事實，是看得到，感受得到
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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